
「慧解脫」與「般若波羅蜜多」的銜接和差異：
用以看待解脫道和菩提道的關聯的一道樞紐

蔡耀明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本文目次】

一﹒前言
二﹒從《般若經》入手的先在知識
三﹒從《般若經》走回《阿含經》：從宗教上的問題意識出發到四聖諦以切入生死流轉的課
題
四﹒從《阿含經》走向《般若經》：關切核心從解脫力轉移到智慧力
五﹒《阿含經》和《般若經》之間的銜接：洞察緣起之智慧
六﹒《阿含經》和《般若經》之間的差異：「慧解脫」與「般若波羅蜜多」的對照
七﹒結語

一﹒前言
本文探討「慧解脫」與「般若波羅蜜多」的銜接和差異，藉以提供一道樞紐來看待解脫

道和菩提道的關聯。慧解脫、般若波羅蜜多、解脫道、以及菩提道，都是談論佛法為大家耳
熟能詳的字詞。然而，將這些字詞擺在一起予以統整地論陳，則為本文在學界上的一項新鮮
的嘗試。

本文的問題意識在於探問，若從佛法的修學為著眼點，則解脫道和菩提道之間的關聯何
在。文獻依據上，解脫道以《阿含經》為代表，菩提道則僅限定在《般若經》。針對解脫道
和菩提道的「關聯」，則分別從銜接和差異這二方面來討論。談到銜接，可顯示共通的交
集；至於差異，則可顯示各自的特色或獨特的開展。由銜接和差異所看到的關聯，即足以顯
示解脫道和菩提道可以有怎樣的共通交集，以及可以有怎樣的獨特開展。

問題意識如此設定後，接著即以洞察緣起之智慧做為銜接解脫道和菩提道的一道樞紐；
至於解脫道和菩提道的差異，牽連實在太廣泛，因而僅限定在智慧的格局和用途，以解脫道
的慧解脫和菩提道的般若波羅蜜多之間的對照，來著手探討和論陳。

本文在論述背景上，原先是課堂背景知識介紹的一部分。具體言之，這是民國 91年8月
17-18日（星期六 日）二整日，在新竹市法源寺別苑，以《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
蜜多經》的「勤求般若波羅蜜多」為名的課堂，在進入經文探討之前，相關背景知識介紹的
一部分，而該課堂探討的經文，則為《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的〈常啼菩薩
品第三十〉和〈法上菩薩品第三十一〉，二十五卷 第二十三至二十五卷，宋·施護譯，大
正藏第八冊（T. 228, vol. 8, pp. 668a-676b）。基於如此特殊的背景，以及顧慮全文理路的一
氣呵成，因此不準備使用任何引文或附註。若求以更完整的學術論文的面貌來刊出，此則有
待另外的時機。

本文論述的目標有二。第一，提供在深入研讀或探討《阿含經》或《般若經》可資參考
的理解基礎之一。擴而言之，甚至在研究諸如《大般若經·第十五會》或《首楞嚴三昧經》
等大乘禪修經典，透過本文的論述，希望亦有助於提供背景知識的一部分依據，特別是由般
若波羅蜜多對照於慧解脫的差異，得以理解般若波羅蜜多的少許特色，並且轉而更加清楚看
出這些大乘禪修經典何以呈現具備諸多特色的禪修教授。第二，顯示以佛法的修學為著眼點
和解釋根據，加上在經文脈絡一定的熟悉度與統攝力，如果用來探討佛教經典的修學義理，
將可針對解脫道或菩提道之類的生命超脫或開展的道路，就其動態的運作與彼此的關聯，做
出極具重大意義的探討成果。

二﹒從《般若經》入手的先在知識
《般若經》可看成佛法菩提道在智慧的講究上的一個縮影。若是拿到《佛說佛母出生三

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也就是通稱《小品般若經》的一個漢譯本，暫時將焦點放在以常啼
菩薩和法上菩薩為主角的二品，或是準備研讀《大般若經·第十五會》，進而探討以般若波
羅蜜多為貫穿主軸的前提下，當中的禪修教授帶有怎樣的內涵與特色，則或多或少需要一些



置基於《般若經》的閱讀工夫，以及因而形成的先在認識。這當中隱含的意思是說，經文的
探討或詮釋，除了淺層詮釋之外，尚有深入詮釋的講究。一般的詮釋學文章大都只落在粗淺
層次的思考，然而詮釋有深有淺，若要深入詮釋，而非僅止於膚淺之論，則置基於相關文本
的長期閱讀工夫所形成的先在認識，即為不可或缺的一環。

一開頭，先來說明以什麼為根據，竟然在此大談特談《般若經》這部相當深奧的經典。
第一，這是基於在《般若經》前後累積至少二十年的研讀工夫；第二，我在學術研究上，傾
向於著重從修行實踐的角度，來理解經典上的文字敘述是怎麼切入現象或課題、以及怎麼開
展修行的境界或修行的理路。如果這兒的論述還有一點深度可言，很大部分該歸功於這二個
條件。

《般若經》的文獻相當龐大。正式進入經文之前，先對《般若經》極簡略地介紹。大致
上，本文的重點並不放在文獻的集成史、翻譯史、或文獻不同版本之間的對照，因為這些訊
息，在一般有關《般若經》或般若學的書籍或文章，通通可以找到一大堆。

若從內涵介紹《般若經》，可從《小品般若經》的經文起頭。法會的開啟，由釋迦牟尼
佛交代善現尊者向法會大眾，以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為主題，去說明各式各樣的切入
與開展。接下來，也幾乎都在闡述以般若波羅蜜多的修學在菩提道的內涵、功能、轉折、與
進展的理路。在《小品般若經》要收尾的時候，釋迦牟尼佛對善現尊者特別提到常啼菩薩和
法上菩薩，以常啼菩薩尋求般若波羅蜜多的經歷，做為整部《般若經》在求道者努力尋求與
修學的一種縮影。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憑空掉下來，尚有賴於求道者這一方面的努力和經
營。在尋求般若波羅蜜多所需講究的要點，以及般若波羅蜜多的內涵、理趣，大致上都可以
從《小品般若經》這二品當中看到。

可以肯定的是說，般若波羅蜜多的修學不只貫徹《小品般若經》，而且整部《般若經》
首尾連貫都架在般若波羅蜜多的修學這一條主軸上。因此，介紹《般若經》，不論把重點擺
在什麼地方，都有必要從內涵對般若波羅蜜多建立起碼的認識。至於形成認識的過程當中，
可行的辦法之一，就是將眼光放在般若波羅蜜多的功能。

般若波羅蜜多可發揮什麼功能呢？一位修學者在菩提道上，如果能夠掌握般若波羅蜜多
或淺或深的修學要點，將可引發好幾方面的功能。例如，第一，活著的時候，可藉由聽聞或
閱讀《般若經》，以某種方式或形態接近諸佛如來，而且更有促成實修般若波羅蜜多的機
會；第二，這一輩子的生命波段結束之後，得以生生世世投生到有諸佛如來講說般若波羅蜜
多的佛土，並且能夠一路推進般若波羅蜜多的修學；第三，這樣子打基礎或持續推進，可透
過般若波羅蜜多的實修工夫，一方面收攝佛法各種車乘的修學法要，另一方面趨向一切智
智，亦即諸佛如來無上正等正覺，最終得以圓滿菩提道的種種善根資糧與果位。

像這樣初步理解般若波羅蜜多的修學在《般若經》居於主軸的地位以及在菩提道可發揮
若干重大的功能，將可奠定至少一部分的知識基礎，有助於紮紮實實讀出《般若經》的一些
深刻的內涵。

三﹒從《般若經》走回《阿含經》：從宗教上的問題意識出發到四聖諦以切入生死流轉的課
題

《般若經》的主軸雖是般若波羅蜜多的修學，但是《般若經》的內涵不只深刻，而且相
當豐富，絕非般若波羅蜜多一詞所可道盡。如果一路閱讀下來，可以看出這麼豐富的內涵並
非游談無根式的任意堆砌，而是有其理路的內聚與活活潑潑的根基，而其中的一項根基，可
從《阿含經》和《般若經》的銜接來著手探討。

《阿含經》和《般若經》可做為共通的入手的地方在於探問，走上宗教的道路以及準備
展開宗教的修學，首要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問題。用專門的用語來說，這叫做宗教上的問題意
識。

《阿含經》的問題意識非常清楚，也就是一般的生命體，面對置身於生死流轉的過程，
對於到底是怎樣的生死流轉，以及如何去觀照、思惟、和駕馭自己生死流轉的過程，幾乎都
沒什麼算得上貼切的把握。依此形成初步的問題意識，接下來設立的宗教修學的目標，也就
是從生死流轉的過程當中超脫而出。依此建立的修學道路，就稱為解脫道。

若拿苦、集、滅、道這四聖諦來理解，首先是面對什麼樣的問題。這個問題用苦聖諦來
總括。接著問到生死流轉的苦痛是怎麼來的。這個問題就用苦集聖諦來總括。表現在一個生
命體，從跑到這個世間來入胎、出胎，以及成長的過程，很大程度是身不由己地一直往前推
動和行進。這往前推進的過程當中，除了生理方面的持續成長與驅動力之外，還有生命體在



經營生存的活動所引發出來的眾多的意識、感受、情緒、情感、渴望、觀念、見解，也多多
少少形成推波助瀾的效用。這些在生命進程帶有推波助瀾的效用，一路地匯集且難以自動喊
停。就一路的匯集，叫做集。由於難以自動喊停，就一路匯集且跑出生死流轉的相續不絕的
歷程。這些匯聚出來且造成生死流轉相續不絕的煩惱，統稱為生死煩惱。

整個生死之間的歷程，表面上看到的不過是生老病死，然而背後的力道，卻是一個生命
體在經營生存的活動過程當中，如何地身不由己，且又自覺或不自覺地弄出生死煩惱，替自
己的生命進程推波助瀾或興風作浪。因此，修學者必須針對生死煩惱如何伴隨生命的進程與
生存的活動而蠢蠢欲動，不僅予以敏銳的觀察，而且適當予以捨離。既然生死煩惱的現起與
匯集構成生死流轉的癥結，若捨離生死煩惱，當即構成解脫生死流轉的關鍵。就解脫生死流
轉而滅除生死流轉所夾帶的苦痛，此之謂苦滅。\

解脫意指從生死流轉當中脫身而出，表現的形態，即不再身不由己地一輩子又一輩子投
胎下去，《阿含經》的專門用語叫做「不受後有」。所謂「受」，就是去抓取出來，以及承
擔自己抓取的結果。「後」，指未來。「有」，廣泛而言，是在三界六道的世間存在。緣生
十二支中，包括愛、取、有、生、老死，這當中的「有」，指的是世間的存在，至於
「生」，則是以粗重的或微細的形軀出現在世間，稱之為出生。因此，所謂「不受後有」，
就是不去抓取未來世在世間的存在，跟著也就無所謂以什麼樣的形軀出生於世間，這樣就從
生死流轉以及生死苦得到解脫。換言之，解脫所滅除的，第一是在生死流轉推波助瀾的生死
煩惱，第二則是經由生死流轉所引發的生命苦痛。

生命體在這個世間隨著身體、語言、和思惟的運作，產生所謂的身語意三業。這三業，
如果只是順著平庸的習性走，就一直平庸下去。如果想要超脫平庸的流程，就有必要面對、
觀察、與思索該拿什麼樣的方式來看待身語意三業、生命的苦痛、生死煩惱的匯集，以及該
拿什麼樣的生命內涵來走向解脫。這在佛法都有蠻獨特的講究，尤其是鍛鍊出足以走向解脫
的生命內涵，叫做解脫道的修學，簡稱修道。修道意指在一些項目或法門上用功，例如八正
道，藉以開發修學者對應的生命內涵與生命能力。若以八正道為某種核心，延伸開來，可包
括四念處、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統稱三十七道品。實踐三十七
道品，將足以讓修學者走上解脫道，逐步開發必要的生命內涵，來提昇自我觀照與自我駕馭
的能力，繼而逐漸增強調伏生死煩惱的本領。

以上是從四聖諦來理解《阿含經》所揭示的一位修學者到底面對什麼樣的生命課題，以
及透過解脫道的操作到底走向什麼樣的生命目標。生死煩惱的觀察與捨離，可以說是這當中
的關鍵所在。以聲聞的身分，一方面，追隨釋迦摩尼佛修學解脫道的法門、要領、與觀念，
另一方面，則以僧團一份子或居家的形態，漸次培養可面對生死煩惱的自我觀察力、思擇
力、與駕馭力。只要做到活著的時候很有把握地不現起各式各樣的生死煩惱，以及要死的時
候很有把握地安住在清醒的不受後有的境界，解脫道的操作即告完成，而這樣的解脫或解脫
知見，也可以叫做涅槃，意指滅除生死煩惱、滅除生死流轉、滅除生死苦。

四﹒從《阿含經》走向《般若經》：關切核心從解脫力轉移到智慧力
如果從《阿含經》再讀過來，可以看出，《般若經》以及一般的大乘經典完全肯定解脫

道的操作所面對的確實是生命的重大課題，經由三十七道品等法門的修學確實可培養解脫
力，以及透過解脫力確實可達成安住涅槃的修學目標。然而，佛法的修學到了這個地步，到
底算不算唯一的終點站，還容得下更進一層的問題提出來探討。例如：第一，安住涅槃確實
解決了生死流轉的問題，但是生命體所有可能的問題是不是都解決掉了？第二，生命體是否
除了解決生死流轉的問題之外，就沒什麼其它方面的事情可做？

《阿含經》和一般的大乘經典都很看重一位修學者透過佛法的操作所培養出來的解脫
力。差別在於，《阿含經》把生死流轉相關的問題當做幾乎是唯一最為重要的問題，並且沿
著開發出來的解脫力，心無旁騖地趨向的結局即解脫生死流轉。相對地，一般的大乘經典雖
也看重解脫力的開發，卻不認為解脫力可涵蓋一位修學者所有可開發的能力，連帶地，既不
認為個體的生死流轉可構成唯一最為重要的問題，也不認為有什麼必要將安住涅槃當成唯一
最高的修學目標。簡言之，佛法的修學已從只是開發解脫力，轉而成為積極開發一位修學者
其它方面的能力。伴隨著能力的開發趨向多元，佛法的修學所面對的問題以及所要朝向的目
標，也因此有調整的必要。這當中最為整全的形態，可從《華嚴經》一窺究竟。《華嚴經》
的主題在成佛境界的顯現與趣入。相對於《阿含經》以開發解脫力為主，《華嚴經》以圓滿
開發所有各種可開發的能力為重頭戲所在。用最簡單的話來講，所謂成佛，就是一個生命體



所有可開發的能力都達到無限且圓滿開發的境界。然而，這樣的成佛境界並不是一下子可全
面開花結果的。《般若經》擔負的重大任務之一，就是專注在其中的一項能力，也就是智慧
力，一方面，無限且圓滿開發智慧力，另一方面，多多少少帶出其它的能力，且將如此開發
出來的其它能力，收攝在無限且圓滿的智慧力的開發途程。說明無限且圓滿的智慧力，專門
的用語叫做般若波羅蜜多。

五﹒《阿含經》和《般若經》之間的銜接：洞察緣起之智慧
談到般若波羅蜜多，既然講究的是無限且圓滿的智慧力，一個翻轉下來，可拿洞察緣起

之智慧，做為銜接《阿含經》和《般若經》的一道樞紐。
《阿含經》把焦點放在生死流轉相關的問題，以涅槃之解脫為最高的修學目標。解脫的

形態有三：其一，心（善）解脫；其二，慧（善）解脫；其三，具備前二種形態，叫做俱
（善）解脫。

心（善）解脫字面的意思是從清淨心思而妥善得到解脫。這當中的心思，主要意指在經
營生存活動過程當中所夾帶出來的各式各樣的生死煩惱，可進一步分成貪、瞋、痴等根本煩
惱和一大堆的隨煩惱。如果不隨便夾帶生死煩惱，則使心思處於清淨不受雜染的情況，不至
於由生死煩惱的雜染，弄出一發不可收拾的生死流轉一直往前攀緣的歷程；以如此的形態做
為趨向解脫的主要憑藉，稱為心解脫。

至於慧（善）解脫，字面的意思是從智慧的開發而妥善得到解脫。智慧可從聽聞或閱讀
而聚成，叫做聞所成的智慧；可從思惟道理而聚成，叫做思所成的智慧；以及可從禪修為主
的專精修學而聚成，叫做修所成的智慧。其中特別是修所成的智慧，在《阿含經》中，稱為
明明朗朗的智慧。與此相對的，列為緣生十二支的第一支，稱為無明，亦即欠缺明明朗朗的
智慧。問題是，在什麼事情上，欠缺明明朗朗的智慧？

《阿含經》特別強調，於過去無知，於未來無知，於現在無知，也就是時間動態方面，
對於現象在時間的相續變化歷程的前後之間的串連環節無法如實了知，就稱為無明。此外，
於內無知，於外無知，於內外無知，也就是空間動態方面，在生存活動的內部構成與變化歷
程，及其對應的外部構成與變化歷程，尤其是內部和外部的接觸所產生的交錯的變化歷程，
皆無法如實了知，也稱做無明。再來，於四聖諦無知，仍然是無明。為什麼？四聖諦包含二
個層次：一為生死流轉的現象特徵與形成癥結，另一為超脫生死流轉的修道法要與修學目
標。四聖諦的這二個層次是牽動一個生命體的二大生命方向最為切要的運作實況，其中的一
個是順著生死流轉的方向，另一個則是超脫生死流轉的方向。《阿含經》以關切生命體的生
命方向為要務，談到無明，當然會把四聖諦的不如實了知，當成無明的一種重大的表現。

一般的人當然有所認知。然而，所認知者，大致不出二大類。一者，以眼、耳、鼻、
舌、身這五種感官形成直接的感知，但是時間上，流於片段片段，空間上，僅止於有限的側
面或層次，且實際可觸及的範圍極其狹窄。二者，以意根透過取相、命名、思惟、推論、詮
釋、判斷、批判等間接的認知，由於以概念做為此種認知的基礎，而概念本身已過濾掉或抽
離時間的動態變化與空間的動態差異，在如此貧乏的概念之基礎上，當然了知不到《阿含
經》所強調的現象在時間的相續變化歷程與空間的交錯變化歷程的串連環節，連帶地，也就
無法如實了知生命方向的營作。結果，一般的人雖然有所認知，仍然處於無明之遮蔽，稱不
上明明朗朗的智慧。

《阿含經》強調，禪修所成就的那種明明朗朗的智慧，不僅挑戰一般人的認知憑藉與認
知限度，而且力求貼切把握生命雙重方向的具體且動態的歷程。既然無明表現的情形之一為
不如實了知生命雙重方向的具體且動態的歷程，若號稱明明朗朗的智慧，即至少必須於此歷
程達到如實了知的地步。由於一般的人在現象世界親身經驗的具體且動態的歷程，緊緊牽動
著一己生死流轉的機制與樞紐，卻又無從予以如實了知，因此雖然具體且動態地活著，卻談
不上掙脫得開一路活存下去的機制與樞紐。相對地，經由開發明明朗朗的智慧，不僅可能看
清如此活著的時空動態串連的環節，而且也可能解開或不至於貿然跳進後續的鉤鎖環節；以
如此的形態做為趨向解脫的主要憑藉，稱為慧解脫。

構成慧解脫的關鍵之一，在於動態看待世間的事物或現象。世間的現象，不論是物質
的、生命的、或精神的，通通處於變化之流，且顯現變化的種種特徵。由於變化，因此不恆
定，稱為無常。不僅現象無常，現象的構成部分，例如五蘊，以及現象活動的內外相接觸的
部分，例如內六處、外六處，還有內外的接觸所攀緣出來的六識、六觸為緣所生起的各式各
樣的感受，通通無常。現象的無常，在一個存在的波段，如果簡略來看，就凸顯出生滅這二



個端點，或凸顯出成住壞空、生老病死、生住異滅這四個環節，如果稍微細膩來看，就凸顯
出緣生十二支這十二個環節。統攝緣生十二支在現象的變化所牽動的前後串連的環節，佛法
即以「緣起」這樣的概念來表示。

緣起初步表明的是各式各樣主要的和次要的條件匯聚到一定的數量和程度之後，諸法才
得以生起。法是什麼呢？簡要來講，就是現象。若就主體的操作來講，「法」意指一個生命
體或一位修學者針對現象在觀看、思惟、或操作所建構的契入點、契入的角度、契入的準則
或原理、契入所展開的修道歷程及其環節、以及沿途開發的修道成果或理趣。特別是在修道
上對現象的操作所進行的這一系列的建構，狹義而言，就叫做佛法。

佛法講究的重大基礎之一，不在於緊緊抓住事物或現象，而在於將現象打開，成為或者
是靜態的構成部分，或者是動態活動所涉及各方面的接觸部分，進而去觀看、思惟、或操作
這些部分的變化軌跡與彼此的關聯或匯集。在如此的操作下，現象即被攤開成相關的眾多部
分既在各自的變化之流又在彼此的交會之流所迸發出來的因緣生滅的歷程。簡言之，現象，
或甚至狹義而言，生死流轉的現象，不外乎緣起流程上的生滅或生住異滅之環節或點點滴滴
所串連而成的那麼一回事。更省略來講，現象即現象表現在緣起的流程。經由專精的禪修所
開發的明明朗朗的智慧，之所以標榜能夠揭開無明之遮蔽，憑藉的本事之一，就在於足以洞
察現象表現在緣起的流程。透過專精的禪修，洞察到現象表現在緣起的流程，也就是如實見
到現象之所以為現象的來龍去脈，簡稱為如實見到現象；換個方向來說，如果想要觀看現象
到底是怎麼回事，則契入的角度，首重沿著現象的緣起流程現起穿透式的直觀。

六﹒《阿含經》和《般若經》之間的差異：「慧解脫」與「般若波羅蜜多」的對照
《阿含經》和《般若經》之間的一道銜接樞紐，可從洞察緣起之智慧入手；至於這二部

經典在智慧的差異，則可從慧解脫和般若波羅蜜多之間的對照入手。
《阿含經》慧解脫所謂的智慧，若不只依靠聽聞、閱讀、或思惟，更是紮紮實實以專精

之禪修匯聚而成，則意指對於生死流轉的現象，得以發出燭照其緣起流程的洞察。簡言之，
智慧即洞察生死流轉現象的緣起流程。這樣的智慧，不僅不會流於只是認知或知識方面的東
西，而且還可顯發積極的功能，亦即導向解脫。慧解脫之所以可能，在於生死流轉現象的緣
起流程一旦得以清楚照了，即可憑藉這樣的一份明明朗朗的智慧，一方面，或多或少解得開
在緣起流程已然造成的鉤鎖環節，另一方面，也比較不會糊裡糊塗捲進緣起流程可能的鉤鎖
環節。接著的重點在於，《阿含經》的智慧不僅可導向解脫，而且最主要的竟然還只是在導
向解脫。結果，在慧解脫的形態當中，終究的目標在於達到解脫，而智慧也只不過是達到解
脫的一個關鍵憑藉。

《般若經》同樣注重現象的無常、生滅、緣起，以及奠基於如此契入角度所修集而成的
穿透緣起流程的智慧。准此而論，依於燭照緣起所開發出來的智慧，即可提供《般若經》和
《阿含經》銜接得上的共通特點。然而，這二部經典仍然存在不少的差異。其中的一項差異
在於，《阿含經》在智慧上的講究是慧解脫，智慧服務於解脫；相對地，《般若經》在智慧
上的講究是般若波羅蜜多，智慧不必服務於解脫，智慧可無限且圓滿來開發，而般若波羅蜜
多字面的意思，正好就是無限且圓滿開發的智慧。

《阿含經》的目標在於從生死流轉得到解脫，而智慧可成為其中的一個手段。由於智慧
只要開發到足以導向解脫之目標就夠了，完全不必弄到無限且圓滿的地步，因此在時空方面
的拓展，不免顯現一定範圍的限度。問題是，什麼範圍的限度，才足以導向解脫？智慧以洞
察生死流轉現象的緣起流程為要務，而現象的緣起流程，則以一個波段為構成完整單位的最
低限度。緣起流程的一個波段，即緣生十二支，從無明出發，經歷行、識、名色、六入、
觸、受、愛、取、有、生，走到老死，縱貫而言，構成生命時間，亦即生死流轉現象在時間
向度走出來的範圍。另一個向度為空間，乃就橫切而言，特別值得注意的，有二種情形。第
一種情形為投生，使生命體變換寄生之形軀，且轉進到和先前波段不同的存在領域或存在環
境；第二種情形則以「六入、觸、受」最具代表性，說明的是經營生存活動在內身（內六
處）外境（外六處）各自部門的一連串的接觸過程當中，內身引發的百味雜陳的感受的後續
的擴延波動，以及伸展到外境的遍地蹤影。這二種情形皆可構成生命空間。其實，生命時間
和生命空間不可絕然分割。以生命在縱貫的走向為依託，才有橫切面的異域投生或四處擴延
可言；同樣地，以生命在橫切的往內流進或往外流出的活動為依託，才顯現得出生命的確在
經歷前後變化的流程。一個完整的生命時空的波段，因此可用緣生十二支從無明到老死的環
節的串連來表示。如果轉進到下一個波段，即構成生死流轉的一個波段又一個波段的循環。



就某種意味而言，生死流轉的循環效應，不過是緣生十二支的一再複製的產品。既然如此，
如果目標僅止於解脫，即不必沒完沒了地在智慧的洞察去追逐一再重複的緣生十二支的產
品。只要滿足在緣生十二支一個波段的洞察，以此為最起碼的條件，即稱得上具有智慧，也
就可藉以導向解脫。

《般若經》當然同樣看重緣起之智慧，但是重點和看事情的角度都有所不同。《般若
經》的重點不在於藉由智慧獲得解脫，而在於無限且圓滿開發緣起之智慧，藉以導向諸佛如
來無上正等正覺，又稱為一切智智。至於《般若經》看待慧解脫的角度，可整理出不少的要
點，和目前的討論較為相關的，則有如下四點。第一，《般若經》不只不否定而且還肯定慧
解脫在理論的可能性與現實的可行性。第二，《般若經》將慧解脫或心解脫之解脫果位的取
證稱為「證入實際」，亦即到達且取證實存之邊際；客體而言，意指客體的實存可以有其邊
際，主體而言，意指修學者的生命境界的提昇或拓展皆到得了邊際。由於號稱證入實際，主
體和客體的進展因而通通給劃上休止符，就某種意味而言，即成有限的實存範圍與不再拓展
的生命境界。第三，生死流轉的循環效應，雖可看成緣生十二支的一再複製的產品，但是每
一個波段確實的內容畢竟都不相同，因此若僅洞察緣生十二支的一個波段，仍然說不上已經
洞察到每一個波段千差萬別的確實內容。第四，既然尚未從一個波段拓展到另一個波段，修
學者的洞察緣起之智慧即屬有限的情形，其智慧力亦屬有限，即此有限，不僅顯示有所欠缺
與不滿足，而且顯示尚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

看到且了解到即使洞察緣起之智慧操作到慧解脫的地步仍然可在緣起流程的波段範圍突
破開來，連帶地，也就可在修學者智慧力的練就去加碼、增進。以此為重大根據之一，《般
若經》從頭到尾即強調「無量、無數、無邊」做為拓展智慧在格局上的參考指標。以「無
量、無數、無邊」為參考格局來拓展智慧，才有所謂無限且圓滿的智慧可言，也才有開演般
若法會講究般若波羅蜜多的必要。

七﹒結語
慧解脫和般若波羅蜜多分開來看，當然皆可自成一片天地。本文由般若波羅蜜多對照於

慧解脫的差異所發出的探討與論陳，力求生動地顯示二者在洞察緣起之智慧的格局和用途，
一方面呈現怎樣的共通交集，另一方面卻又如何分道揚鑣。像這樣的對觀研究，在方法學的
一項重大的意義在於，若運用得當，「對照式的探討」將可掘發出「僅限於單一對象的探
討」所難以看出的重大訊息。猶有甚者，慧解脫和般若波羅蜜多皆非孤立的字詞；這二個字
詞緊密且深刻牽動著《阿含經》、解脫道、《般若經》、和菩提道等極其重要的佛教經典與
生命超脫或開展的道路。因此，靈活探討慧解脫與般若波羅蜜多的銜接和差異，對於理解這
些經典及其倡導的生命道路，將可帶來一葉知秋的效果。


